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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杀马特”在最近几年成了网络热点。它作为一

种中国独特的青年亚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主流精英文

化所关注。2013年 12月，美国的《外交政策》双月
刊网站甚至专门发表文章，对“杀马特”现象所折射

的中国的阶层分化问题进行了分析。在互联网上，多

数网民对“杀马特”持负面的评价，特别是城市青年

中的“小清新”群体，更是肆意地嘲弄他们，使“杀

马特”一时间成为 “土气”、“粗俗”、“廉价”、“叛逆”
的代名词。面对主流文化“一边倒式”的打压与嘲笑，

有识之士发出了“不要妖魔化杀马特”的呼吁［1］。那么，

谁才是中国的“杀马特”？他们的生存样态如何？这

样的一个特殊群体的基本特征有哪些？应该怎么看待

和解释中国的“杀马特”现象？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

要对“杀马特”做认真的梳理，才能给出学理性的公

正解答。

“杀马特”是从英文单词“Smart”音译而来，本
是想表达“聪明、时尚、灵巧”之意。但在目前的国

内语境中，“杀马特”被描述成这样的一群人—他

们大多是出生于 20世纪 90年代，无论男女都留着长
发或爆炸头，染上夺目的颜色，穿着“雷人”的服饰，

并有着“惊悚鬼魅”的妆容。“杀马特们”喜欢听网

络音乐，偏好使用“山寨”手机，常用街头大头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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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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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拍照并上传至自己的 QQ空间加以装扮。现有的资
料显示，“杀马特”创始人是一名叫作 Mai Rox的香
港“视觉系”女艺人，一度模仿日本视觉系摇滚歌手

的扮相，1999年在网络走红，其炫目的扮相和自拍
方式受到粉丝的追捧并发展出互动，并扩散至大陆，

通过 QQ群、QQ空间、百度贴吧等迅速在年轻群体中
流行。另据百度百科的介绍，“杀马特”在中国内地发展，

是在 2005年由一个网名叫“泪鬼”的青年开创并推动
的。无论实际情况如何，2010年之后，互联网上针对“杀
马特”的言论和评价却日益增多，传统媒体也纷纷加

入，逐步将这一群体带入了公众的视野。

二、“杀马特”群体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百度“杀马特吧”和“杀马特家族吧”这

两个重要的“杀马特”网络论坛的文本分析，结合其

他文献资料对该青年亚文化群体的描述，我们大致可

以归纳出“杀马特”群体的五个基本特征：

1. 群体审美的“视觉系”化

“杀马特”群体备受争议的就是他们带有“视觉

系”特色的超出常规的面部妆容和穿着打扮，这也是

该群体有别于一般青年亚群体的典型特征。所谓视觉

系（简称 VR系），属于 20世纪 70年代在欧美出现
的 Visual Rock（视觉摇滚）的延续。在流行音乐范
畴中，视觉系并非指单一曲风或装扮风格，而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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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的呈现方式，20世纪 90年代在日本得到发
展并走向成熟［2］。这些日本歌手的音乐表演一向以

浓艳妖冶的化妆、超出常人能接受的打扮、自怜自爱

的演绎方式而著称。由于国内并没有直接继承日本视

觉系的音乐团体，很多外表打扮得像视觉系的青年人

基本与音乐流派毫无关联，他们只是在外表上看着像

视觉系而已。这些青年多以夸张的造型、浓烈的色彩

渲染出诡异、梦幻、迷离、幽暗，以及给人莫名的恐

惧感的外表。就目前看到的“杀马特”青年的装扮来

讲，可以将他们分为“唯美派”和“妖魔派”两大类。

唯美派的“杀马特”青年大多相貌清秀、身材修长匀

称，她们（他们）的化装也多是以白红等亮色调为主，

其中不乏男性青年通过易装和长发的衬托，刻意营造

出感伤、俊俏、娇美、冷艳的中性气质。而妖魔派的“杀

马特”则追求蓬乱的发型、苍白的面容或者浓黑的眼

线、佩戴着象征死亡含义的耳环挂饰和骷髅纹身，给

人以鬼魅、阴郁、迷茫、血腥、暴力的冲击感。

2. 群体结构的闭合性

“杀马特”群体与其他青年群体之间的边界是非

常清晰的。最初“杀马特”群体的成员是通过互联网

建立联系的，他们主要通过 QQ群的方式进行联络，
不断壮大群体规模。“杀马特”QQ群不同于一般性
的娱乐网络群组，而是一个有着较为严格审核制度的

群组。外部成员往往是通过朋友、同学介绍的方式才

有可能加入。想进入“杀马特群”，就必须先进入审

核群，审核通过后才能正式进入“家族群”。笔者曾

经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特定 QQ群组，试图申请加入
其中的一些组群，却被 QQ群里的管理员要求拍摄自
己“杀马特”造型的照片，并上传到 QQ空间，并被
告知需要得到群组成员的认可和积累足够的“点赞”

后才能转为正式家族成员。进一步浏览和分析“杀马

特”网络社区的内容可以发现，该群体的闭合性的另

一个表现，就是以成员的网络在线时长和实际参与“杀

马特群体”活动的表现，作为甄别和遴选成员资格的

重要指标。杀马特群里的老资格成员在审核群内，对

“准成员”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后，觉得待批准成员

真正符合“杀马特”的基本气质后，才让其加入真正

的家族群参与讨论和参加各类活动。青少年一旦正式

加入群体，就必须保证每天网络在线若干小时以上，

还要积极参加群内的活动，根据个人能力为“杀马特

家族”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成员关系的组织化

“杀马特”群体具有相对严密的组织化特征。这

些群体内部大多存在核心成员，他们会对其他成员进

行职责划分，要求成员各司其职。有的人负责给群内

成员美化造型并 PS照片，有的人负责制作成员活动
的视频传到 QQ空间，还有的人负责网络推广和对外
联络。“杀马特”家族群内部很多事都有其严格的规

范和标准，新加入的成员必须服从群体内部的安排，

有些杀马特群还面向成员收取一定数量的 Q币作为
活动经费。“杀马特群”的组织化特性，还表现在他

们会定期进行网上的视频连线活动，如果成员在同一

城市，还会有组织线下的聚会活动。“杀马特”群体

组织化的第三个方面，是组群内部的地位等级明显，

元老级的成员与新入会的成员之间的尊卑界限分明。

当然这种权力关系并非完全依赖加入该群的时间长

短，而主要是由群内成员对其“杀马特”形象的认可

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偶像崇拜程度所决定。那些善

于装扮自己，让其他成员“点赞”并争相模仿的成员，

更容易成为众人“顶礼膜拜”的人物，自然也就成为“杀

马特群”的内部权威，会有其他成员甘心成为其粉丝

和“跟班”。

4. 成员来源的多样化

“杀马特”群体的成员虽然基本以青年人为主，

但他们各自的背景却相对复杂。从性别构成来说，“杀

马特”群体中既有以惊悚见长的男性青少年，也有喜

欢搞怪个性的“女杀”。从职业分类来看，这些气质

独特、个性鲜明的“杀马特们”，并不仅仅限于发型

屋的理发师，还有一些初中 /高中生、工厂的打工仔
与打工妹、饰品店的小老板甚至还有较早辍学在家的

闲散青年。从家庭背景上看，“杀马特”成员既有家

境不富裕的社会底层，也有家境比较优越的城市中学

生。但无论具体家境如何，他们往往缺少家长的管束，

在个人生活方式选择上有较大的自由度。从“杀马特”

群体成员的城乡背景看，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农村和

城乡接合部，少部分则是城市青年，他们群体内部也

有“城市非主流”和“乡村非主流”之分。

5. 生存方式的“一体化”

与其他青年亚文化群体和一般化的网络群体不

同，“杀马特”群体的生活和生存方式是“一体化”的，

也即是所谓互联网线上的交流联系会顺延到线下的

现实生活之中。他们内部成员会定期组织同城的线

下聚会，并专门有人负责将线下聚会的情况拍成视

频和照片上传到网络，供其他成员学习。生存方式

一体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杀马特”群体并非只

是“网络精灵”，他们大胆而勇敢地将网络上那些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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悚、奇异、个性的打扮带到现实生活中，他们以这

种妆容去工作、逛街、娱乐和聚会。这也是为什么

社会公众可以在公众场合能够比较容易地围观“杀

马特们”，甚至可以抓拍到他们的照片的缘由。前不

久，香港大公网就刊发一篇“当司马南遇见杀马特”

的新闻评论，讲述的正是微博名人司马南偶遇“杀

马特”并合影留念的趣事［3］。“杀马特”群体这种大胆、

前卫、勇于展现自我并“一体化生存”的方式，乃

是很多网络隐秘群体无法企及的。另外，一体化的

交往方式，让“杀马特”群体的成员由网络“趣缘

关系”逐步转变成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朋友，客观上

扩大了他们的人际交流空间和地域范围。

三、“杀马特”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1. 源自青年自我塑造与性别角色建构的需要

与许多青年亚文化现象一样，“杀马特”青年之

所以敢于尝试并坚持使用各类“雷人”的奇装异服和

身体造型，很大程度上源自人类自我建构与自我形成

的本能需要。这种自我塑造的冲动，在青春期和青年

早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段时期，青少年的自我意

识越发强烈，对于“我是谁”、“我应该是谁”等人生

终极问题的追问，促使他们开始关注自我角色和身份

的确认。埃里克森指出，青春期存在着对成人承担义

务的合法延缓期，是最容易发生认同危机或混乱的时

期［4］。青少年对于如何认识自我、表现自我等方面

的迷茫状态，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过分依赖外形的

塑造以获取自我的认同，而对外表的刻意追求和标新

立异让少数青少年走向了极端，表现为以惊世骇俗的

装束打扮来确认自我的存在和与众不同。“杀马特”

青年自我确认和表达自我的意识非常强烈，为此，他

们愿意将网络角色带入现实生活，突破主流社会给青

少年预设的那些规定性的角色限制，充分挖掘“多重

的自我”，将之大胆展现出来。

从表面上看，“杀马特们”那些鬼魅化的装束

是青少年追求新奇刺激，企图通过标新立异的方式

获得他人的关注进而获得满足感的手段。但是，杀

马特们热衷于“易装”且呈现出男扮女装和女性装

扮妖魔化的倾向，却有着更为深刻的性别角色建构

的意义。巴特勒认为，建构社会性别身份根本上是

独立于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是一个自由流动的设

计［5］。“杀马特”青年通过“易装”，在一定程度

上隐藏扮演者本人的身份，匿名性带来了更大的选

择自由，极大地降低了男女“易装”行为中扮演者

的心理压力。对于那些勇于扮演女性的男性“杀马

特”而言，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比女性还冷艳”的

形象，既可以满足对异性的好奇心和幻想，又可以

带来其他“杀马特”的赞叹和认可的情感体验。他

们用“完美性别”外貌，打破了传统社会中男性

被固化的“阳刚”、“粗犷”的形象，完成了一次

自我性别角色的建构。那些通过装扮成鬼魅的女

性“杀马特”青少年，则可以宣称自己与固定女性

气质之间的“差异”，释放在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

中被压抑的欲望，并通过不断地演绎带有惊悚、暴

力气质来改变女性弱者角色身份，重建自己的性别

形象。

2. 展现出青年强烈的群体归属诉求与小众的亚

文化风格

任何一个人，不仅表现出与具有某些相同之处的

他人相联系并获得对某一群体的归属感的倾向，而且

也有对他人进行某种分类和识别的要求。由于“杀马

特”青年自我意识的过分张扬，势必招致社会的嘲讽

和不理解，这又加剧了“杀马特”青年需要面向内群

体寻找心灵的归宿以获得群体的认同。简金斯认为，

认同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特征或属性，是有关某

个集体的共同认知。它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似性，以及

集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共同性和相似特

征。人们对自己的认同进行定义的同时，也就是对一

系列他们进行定义的过程，我们的相似性正是他们与

我们的差别性，反之亦然［6］。“杀马特”青年以群组

的方式，展示他们的群体亚文化，同时认为“杀马特”

不仅有别于主流文化，也区分于其他形式的亚文化，

对这一点的强调，使族群成员产生强烈的群体自豪感。

与此同时，“杀马特”群体通过不遗余力地累积“共

有文化”，强化作为“杀马特”的个人身份认同和“杀

马特家族”内部成员的认同，通过象征性和仪式性的

装束和行事风格，建构“杀马特”族群与其他亚文化

族群之间的界别，进一步增强了青年对族群的群体归

属感。

“杀马特群”的存在和维持，是依靠群体内部的

“共有的文化”的生产和分享来实现的。某些“杀马特”

成员通过模仿、改进和创新“视觉系”造型，确立自

己的权威地位，其他成员则顶礼膜拜、争相仿效，最

终获得群体其他成员的认可和尊重，成为小群体所共

同的社会经验和文化符号，并以此为基础逐步确立“杀

马特”群体的文化风格。风格是亚文化最具有自我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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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和最可读的特性。风格通常被看作是许多类型的

事物所做的分类，它也涉及某些事情如何去做，如怎

样演奏音乐、如何发表演讲、如何穿着打扮，风格作

为青少年亚文化的“第二肌肤”和“图腾”，是文化

认同与社会定位得以协商与表达的方法手段［7］。“杀

马特群”的成员，凭借自己的族群风格，即便是相隔

千里也可以建立联系，分享群体的文化产品。一方面，

“杀马特”风格将青少年个人关于自我的想象与他人

眼中的“我”统一起来。群体内其他成员对个人文化

能力的认可，促使“杀马特”个体在群体内自我认同

的完整和统一。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不断强化群体风

格和凸显群体文化生产能力的形式，与成人世界保持

着一定的距离，在自己的“地盘”创造、分享属于他

们自己的小众亚文化。

3. 反映出青年亚文化的抵抗与深刻的社会区隔

“杀马特”青年强烈的渴望具备成人感和自主权，

成人世界也期待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承担更多的责

任和义务，并按照主流文化的价值要求行事。但是，

“杀马特”青年与主流文化要求之间看似不谋而合的

诉求中却存在着重大的“危机”，代表主流价值的父

辈为“杀马特”青年制订的规则与青少年要求“自

我掌控”之间有其严重的不一致。成人世界要求青

少年按照主流文化接纳的方式穿着打扮，而青少年

则希望自己可以更多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穿着方式，

二者发生对立的时候，成人往往凭借权威和话语权

力对青少年施加压力，这就导致了很多青少年产生

了沮丧焦虑的情绪和对权威的不满心态。而其中一

部分青少年伴随着叛逆的心理，以奇装异服和惊悚

的外表造型来发出对成人世界和主流规训的“抵制

宣言”。各种青年亚文化正是透过某种惊异的风格，

同时努力扩大着它的影响力，借此挑战主流文化，

迫使其承认自己的观念、价值和结构［8］。在这个意

义上讲，“杀马特”青年亚文化的目标，就是以抵抗

的方式来逃脱成人社会的控制。

从更深层面看，“杀马特”现象反映的是当代中

国愈加明显的社会区隔，诸如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

化的区隔、青年文化群体内部的“小清新”与“杀

马特”的区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文明的区隔等。

例如，“杀马特”群体在出现之初就备受嘲弄和贬损，

特别是在青年群体内部，“杀马特们”经常被以“小

清新”自居的青年群体调侃和嘲讽。结果，无论是

在网络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杀马特都成了一群“他

者”，他们不仅不被尊重，甚至面临被话语消费的境

遇。以“小清新”自居的文艺青年，站在文化精英

的道德高地，肆意地贬低“杀马特”青年，说他们

的骨子里永远透露着乡土气息，称他们是名副其实

的“杂草文化”。更让人担忧的是，“杀马特”群体

面对这些质疑和贬损却毫无还手之力，他们缺乏对

自身及围绕自身所产生的文化争议的归纳和阐释的

能力，无形中被褫夺了言说自我的权利，并承受着

来自精英文化的规训。

在这个意义上看，“杀马特”青年虽然在努力地

抵抗成人世界的文化控制，却难以逃脱整个精英文

化的轻视。至于“杀马特”青年，凭借廉价仿名牌

服饰和“山寨手机”等穿戴，尽力向城市时尚靠拢

时却反遭城市人讥讽的情况，则反映出中国城乡区

隔的现实；“杀马特”青年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可

以被认为是中国新移民大潮下的阶层区分扩大的副

产品。如果中国的城乡差异不能较好弥合，那么收

入微薄且文化资本缺乏的“杀马特”青年，任何的

一次精神文化上的更新以及努力向城市文明靠拢的

行动，都难逃被围观、被贬损、进而又很快被忽略

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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